
长三角地区自宋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染

织行业最发达的地区。在其生产过程中，长三

角地区曾经衍生出灿烂的染织文化，主要包括

相关的禁忌、风俗、传说以及表演艺术。然而，

如今它们大多已经不再广泛流行，但如果从保

护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

看，这些禁忌、风俗、传说和表演艺术仍然有记

录和研究的价值。

1 长三角地区染织业中的禁忌

禁忌（taboo）虽然是一个外来词汇，但中

国自古就有之，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忌讳的意

思。[1]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就

包括了大量关于禁忌方面的文化，主要包括行

为上的禁忌和言语上的禁忌两大类。

1.1 行为上的禁忌

中国古代长三角地区的染织行业中有许

多行为上的禁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技术经验性禁忌。这类禁忌比较多，最

初是在生产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后

来逐渐演变成为禁忌。如在收藏蚕种时就有

“忌桐油、烟煤火气。冬月忌雪映，一映即空”[2]

的禁忌，在饲蚕过程中又有“忌秽气、忌喧哗、

忌湿下、忌香腥、忌酸辣苦辛、忌硝臭烟薰、忌

蝇鼠、忌凶秽”[3]的禁忌。这类禁忌本质上是古

人对生产技术的归纳与总结，只是披上了一层

神秘的色彩，以求后人能严格遵守。

2）迷信陋习性禁忌。这类禁忌一般是在迷

信和陋习的影响下产生的，没有可取之处。同

治《湖州府志·蚕桑上》记载在浴种时要“忌挂

于苎麻索上，孕妇产妇不得浴种。”，对于这一

禁忌《湖州府志》并没有提及原因。笔者认为，

将蚕种挂于苎麻索上可能让人联想到上吊，因

此，成为禁忌。孕妇、产妇不能参与浴种，可能

是孕妇、产妇在生小孩时出现流血现象，被认

为不吉利，如果让她们进行浴种活动，将会使

蚕虫有血光之灾。

3）行业崇拜性禁忌。这类禁忌主要是出于

对染织行业保护神的崇拜和敬畏而形成的一

种禁忌，往往是在崇拜保护神的形式下，作出

的一些合理的规定。如在杭州闭蚕门期间，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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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最忌讳生人闯入养蚕重地，冲撞蚕花娘娘，

带来霉运。如若有生人闯入蚕房，等生人走后，

主人须略备酒菜和一小束稻草，在生人回去

的三岔路口祀拜，倒掉酒菜，以示送出生人带

来的鬼祟。很明显，这种禁忌有着迷信的成

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饲蚕的过程非常注重

蚕房的卫生环境，忌讳外人的闯入将病菌带

进蚕房。因此，蚕农采用这种禁忌的方式可以

很好地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此外，长三角地区丝织行业中织匠和工场

主们也有类似的三种禁忌：①忌心情不好时上

机织造，得罪机神；②忌在机房内大声喧哗和

发脾气，惹怒机神；③忌外人进入机房，冲撞机

神。这些禁忌表面上都好像与迷信机神有关，

因为机神就居住在织机中，织造时要专心致

致，以表对机神的尊敬。事实上，这些禁忌一方

面说明了长三角地区高档丝绸织造工艺的繁

复性和精密性，如果心情不好、机房内不够安

静、外人突然闯入等都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另一方面，忌外人进入机房这种禁忌，又反映

了织匠和工场主们对自身织造的纹样图案和

工艺技术的保密。正如徐仲杰在《南京云锦史》

中指出，过去云锦行业中有“客入机房，停机掩

活”的陈规，可以清晰地表明，在旧时的云锦行

业中，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织匠和工场主们一般都对织造技术和纹样图

案严格保密，根本不存在织造技术和纹样在同

行之间的交流。[4]由此可知，这类禁忌只不过是

在敬畏神灵的外衣下作出的一些行业内的规

定。

1.2 言语上的禁忌

长三角地区传统染织行业，言语禁忌非常

之多。表 1为长三角地区蚕农的禁忌词语，大

致可分为三大类：①蚕生病、死亡的词语，如

“姜”、“酱”、“笋”、“葱”等的谐音都与蚕生病或

死亡时的形态或颜色相关，因此，为了避免出

现这样的词语，就创造出另一种说法；②蚕的

天敌的名称，需要避开，如“鸡”改称“太子样”、

“老鼠”改称“夜明珠”，等等；③蚕的保护动物，

人们则出于喜爱给予新的敬称，狗在杭州被敬

称为“管家郎”，而在长兴，则将猫称为“管家

郎”，可见，当地人民对这类能保护蚕虫免受天

敌伤害动物的喜爱。

除了桑蚕行业外，染坊对于染具和颜色也

有特殊的称谓（表 2），一般忌讳直呼其名。笔者

认为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①染匠们一般

出身卑微，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用生活中通

俗的语言表达器具或色彩更便于理解和记忆。

②可能是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用一些隐语

或暗语替代染具和色彩，不让技艺为外人所

知。③存在着某些对神灵的敬畏和讨取吉利的

心理，如将“地灶”改称“地龙”明显是对于火的

敬畏，而将“砑光石”改成“元宝石”，避免了

“光”字的不吉，讨得“元宝”的吉利表达。

表 1：长三角地区蚕农的禁忌词语及其替代词语[5]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姜 辣头子 茄子 落苏筷 粪笋 粉一团

扫帚 擂地光 犬儿 官家郎 老鼠 夜明珠

青儿 窝一窝 百脚 蜈蚣 花蛇 秤杆

内儿 天堂地 虫儿 倒宿娘 豆腐 马白肉

鸡儿 太子样 婆婆 娘娘 酱 咸酸

虾 弯转 笋 钻天、萝卜 爬 行

油 滑漉漉 桃枝 掌头 天亮 天开眼

表 2 ：长三角地区染坊禁忌词语及其替代词语

染料 膏子 瓦钵 猪缸 地灶 地龙

染缸
墨悲或

酸口
晒布架 天平 砑光石 元宝石

扫帚 洒子 赭色 衣黄 滕黄 蛇屎

铅粉 银屑 绿色 翠石 白色 月白

浅蓝 鱼肚 靛青 烂污 墨色 蓝元

棉纱 千绪 棉布 硬披 绸布 软披

衣服 片子 帽子 瞒天 长衫 套子

马夹 脱臂 女装 阴套
成批的

布料
匹头

印花用

的横板
花身

开具的

单据
飞子

凉晒染

布
斗光

理布的

橙子
瘦马

主管师

傅
管缸

技术型

染匠
场头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禁忌词语 替代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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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绝大部分染织类的禁忌词汇随着传

统染织行业的衰亡已经消失，我们已无法进行

全面的查证，但仍有一部分禁忌词汇深深地融

入到当地的方言中。如当有人问起湖州小孩

“弯转”是什么时，他（她）们会毫不犹豫地指出

是虾子。很显然，蚕农出于对蚕病的恐惧而将

虾称为“弯转”的习惯已经融入到当地的语言

文化中去了。又如浙江地区将“温度计”改称为

“寒暑计”，本来是为了避免“瘟”字的谐音，现

在则已经成了当地温度计通用的说法。

2 长三角地区染织业中的风俗

风俗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

家的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

的一种拥有共同思想、习惯、行为、节日等的生

产、生活模式。自有宋以来，长三角地区染织技

术就已异常发达，从事染织相关的人口远远超

出中国其它地区。因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风俗。通过实地调查和相

关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可将这些风俗大致划

分为桑蚕业的风俗、丝织业的风俗、棉纺织业

的风俗以及印染业的风俗四大类。

2.1 桑蚕业的风俗

古代长三角地区的蚕农在养蚕过程中形

成的风俗主要有祭蚕神、轧蚕花、闭蚕门、开蚕

门、设泥猫、设门神等等。

旧时长三角地区对蚕神的称呼有蚕王菩

萨、蚕花菩萨、蚕花娘娘、马鸣王菩萨、蚕花太子、

蚕三姑、蚕花五圣等，各地蚕神的形象也各不相

同，笔者将该地区的蚕神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发现蚕神有官方和民间两大类说法（表 3）。

由表 3可知，一方面，官方出于政治、经

济、文化的需要将作为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始

祖的嫘祖、黄帝、炎帝先后分别被认定为蚕神、

机神和农神。首先，在政治上对于维护和巩固

封建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的观念起到很好的

作用。因此，自后周（951～960年）以来，皇室宫

廷有祭祀农、蚕之神的传统；其次，桑蚕经济在

封建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代的君王都

极其重视。为了树立一种典范，必然会产生皇

后亲蚕，祭祀蚕神的仪式。甚至在桑蚕发达的

地区将蚕神摆放在府衙内，据同治《湖州府志》

的记载，湖州官府向来就把嫘祖作为蚕神奉于

照磨故署。最后，反映了中国古人祖先崇拜的

传统。中国古人往往将一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归

功于远祖和圣人，并将其神化加以崇拜。另一

方面，民间的蚕神大多和古代神话传说有一定

的联系，并逐渐将其本土化。如马头娘故事源

于《山海经》和《搜神记》中的蚕马故事，但其故

事情节被本土化为《蚕花公主》（湖州含山）和

《白马化蚕》（嘉兴海盐）。长三角地区蚕神的多

样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缺乏，

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对民间的蚕神信仰，只要

不危害政权，大多听之任之不加以阻止。

祭蚕神的地方主要在寺庙偏殿的农神旁、

村庄里的公共活动场所、蚕户家中的墙壁等

处。[5]当然也有专门的蚕神庙———先蚕祠，如苏

州盛泽的先蚕祠，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好先蚕祠，它是在清道光年间（1821～

1850）由盛泽丝业商人公建，作为祭祀丝业保

护神的场所。蚕皇殿是先蚕祠正殿，供奉着黄

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和先蚕嫘祖三座塑像。

长三角地区蚕农祭祀蚕神在每年的农历十二

表 3：长三角地区蚕神简表[5－6]

蚕神名称 形象特征 来源

官方
黄帝 帝王的形象

源于宫廷中的

礼仪祭祀和祖

先崇拜

嫘祖 皇后的形象

民间

马头娘（又称蚕

花娘娘、马鸣王

菩萨）

女子骑于马上

源于《山海经》

和《搜神记》中

的蚕马神话

蚕花太子
男性，手持尖角旗，

骑马
蚕马神话的变异

蚕三姑
三女同骑一马或三

女手握蚕具
蚕马神话的变异

蚕花五圣

男性，盘膝端坐，三

眼六臂，一眼为纵

目，前面两手合捧

一盘蚕茧，后面四

手握蚕具

源于四川蚕丛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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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二日，一般是在家中备好酒菜香烛进行祭

祀，以求保佑蚕茧丰收。

轧蚕花是去寺庙里祭祀蚕神的一种形式，

蚕花是一种用彩纸、蚕茧或丝织物制成的花

朵。旧时，每年清明节，蚕农均到邻近的寺庙祀

蚕神。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头戴蚕花，身背蚕

种，互相挤轧，简直成了蚕区的狂欢节。

闭蚕门是正式养蚕的开始，其本意是告之

蚕农的亲朋好友，他们已经开始养蚕，不要随

便打扰。闭蚕门主要有两种形式：①在大门上

贴上“育蚕”、“蚕月知礼”的红纸条，门旁插桃

枝；②在门口打上桃木桩，用稻草结成网状，以

示禁区。从这两种形式可见蚕农对养蚕过程的

重视，不容任何事情来打扰养蚕的过程，门前

的桃枝或桃木桩起到一种避邪的作用。正如宋

代学者范成大（1126~1193）《田园杂兴》中指

出：“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

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7]，简直是一片

繁忙的景象。在闭蚕门期间如若邻居要借用物

件，只需在门或阻隔带之外高声说明，主人将

物件送出后，借物之人需递给主人一片洁净的

桑叶，并口诵“蚕花廿四分”的祝语。

开蚕门是在采茧结束后，蚕禁解除，蚕农

互相拜访，评看蚕茧，互祝丰收的活动。有些地

方还流行在左右邻居间分发糕点，以示在蚕禁

期间招呼不周之处。一般蚕农一家还要团聚，

吃一顿丰盛的酒饭，称之为“落山酒”或“蚕花

饭”，作为对蚕神的拜谢。由此可见，蚕月期间

对于蚕农是何等重要。正如清嘉庆《余杭县志》

所载：“遇蚕月，邻里水火不相借，至蚕熟茧成，

始相问慰，点茶为乐。”。清代，杭州官府出于对

蚕月的重视，甚至在蚕月期间有不理诉讼的规

定，《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余杭自蚕出种之

日，以至登箔缫丝，大约四十日为期限，有司特

停征讼”。

设泥猫、设门神意在通过想像的神力来驱

除邪恶，保佑蚕茧的丰收。老鼠历来是蚕虫的

天敌，对蚕虫的危害很大，经常在夜间偷食蚕

虫。然而，蚕室内又不能养猫，因此，只能在蚕

室内摆放泥猫或粘贴猫的画像，以求蚕儿的平

安。当然，蚕农大多在蚕室外养猫护蚕，没猫人

家往往要送人盐和笔以迎取小猫，美名聘猫逼

鼠。正如清代浙江学者周凯（1779～1837）《迎

猫》诗中所言“裹盐聘狸奴，加以笔一束，尔鼠

虽有牙，不敢穿汝屋”。设门神的目的是希望通

过门神挡住蚕祟，使蚕虫避免得病、死亡。常在

蚕室门上贴上门神，或在蚕室前的地面上用石

灰水画上一弓一箭，或在蚕室门框上方悬一面

反照镜。

2.2 丝织业的风俗

丝织业的风俗主要是对机神的崇拜，机神

是织造之神。据笔者调查，长三角地区各地丝织

业的机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旧时余杭和苏州

的机神庙均奉黄帝为主祀，伯余和褚载作为配

祀，而湖州的织户、织匠则贡奉织女为机神。[8]

平时从事丝织业的织匠们不仅在家供奉机神

的画像，而且还要在春秋两季集体参加机神的

祭祀，其间招收学徒的拜师仪式也安排在当

天，以示隆重。当然，现在这些机神庙大多已不

复存在，织匠们无法再去机神庙进行祭祀活

动，但每年织造开工前，从事传统织造业的人

员一般都会在家中祭祀机神。同时，在除夕日，

织匠们要将织造工具擦拭一新，有时直接在机

头贴上书写“机神”二字的红纸，加以供奉。[9]

笔者认为，丝织行业出现机神的差异现

象，有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

①中国古代自后周（951～960年）以来，宫廷就

有祭祀先蚕的传统，同时这又是祖先崇拜的习

俗。嫘祖被认定为先蚕，理所当然嫘祖的丈夫

黄帝被奉为正统的机神，比较符合封建等级制

度的思想；②中国古代丝织行业中高级织物的

生产历来为官营织造局所垄断，官营织造局内

对机神的崇拜也遵循正统，随着官营与民营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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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场之间人员的交流，将崇拜黄帝、伯余、褚

载为正统机神的作法逐渐传播至民间丝织工

场中。当然有些地方受民俗影响颇深，有时也

会奉织女为机神；③中国古代从事棉纺织业的

多为农家妇女，且起初与丝织行业联系不太紧

密，关于织女（七仙女）的神话和传说在她们中

间广为流传，并为棉纺织妇们所欣赏和崇拜。

封建统治者出于发展农桑生产的目的，并未阻

止民间棉纺织业对织女的祭拜，逐渐织女就成

为棉纺织业中的机神，进而也扩散到丝织行

业，成为某些地区的丝织业的机神。

2.3 棉纺织业的风俗

上海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着农历四月初六

为先棉黄道婆生日的说法，这一天，纺妇们都

要来到黄母祠，在黄道婆神像前进行祭拜，同

时还举行集会赛神（赛神为祭祀神灵的一种方

式，即在神灵牌位或神像面前进行某项比赛，

美名让神评比，其实是让观众评比）活动进行

技艺的交流，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笔者认

为，棉纺织业在祭祀黄道婆时，有集会赛神式

的纺织技艺比赛，主要是中国古代棉纺织业从

来就没有出现过手工工场式的生产模式，棉纺

织业一直作为农村副业的形式而存在。因此，

棉纺织业并不存在工艺竞争的问题，只存在技

艺高低的问题，这是能进行集会赛神活动的基

础。反观，丝织行业，由于存在工艺、技术方面

的竞争，集会赛神活动就不可能产生。

2.4 印染业的风俗

长三角地区印染行业公认梅福（？~？）和葛

洪（284 ~ 364或 343）为其行业的正宗祖师，并

加以崇拜与祭祀。事实上，梅福和葛洪都是修

身养性的隐士，据历史资料记载，梅福是西汉

时期（前 202 ~ 9年）的人，曾在南昌做过县尉

之类的小官，因直言上书得罪权贵，而隐居山

林。葛洪则是晋代（265 ~ 420年）著名的道家人

士，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

《西京杂记》等书。传说他们两人精于炼丹，最

终飞升成仙，由于他们对染业有过很大的贡献

而被尊称为染神。当然，这又是中国古人将某

些发明创造归入圣人和名人的通常做法，不足

为信。但旧时的染工和染坊主们却对此深信不

疑，每年都会在特定的日子祭拜梅葛二仙，希

望能得到二仙的护佑，印染顺利，生意兴隆。旧

时杭州的丝绸印染行业中人，通常在农历四月

初八，聚集西湖的葛岭，进行祭祀梅葛二仙的

活动。

通过以上对长三角地区染织行业的一些

禁忌与风俗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禁忌与风

俗的产生有着其内在的、深层次的社会与技术

原因。一方面，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阶层普遍存

在着敬神、畏神的传统。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

护其统治的合法性，也进行一些祭祀活动，其

中就包括对先蚕嫘祖和先棉黄道婆的祭祀；另

一方面，中国古代种植桑棉、纺纱、织造、印染

染工艺精湛，但其科学技术并不发达。有时遇

到技术上的问题，知道怎么去做，但并不明白

背后深层次的科学原理，往往只能借助于神灵

作一番原因上的解释。

3 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题材的神话、传说

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题材的传说非常丰富，

几乎各个蚕区、棉区都有。笔者通过搜集、整

理、分析这些染织题材的传说，认为大致也可

将其分为桑蚕行业的传说、丝织行业的传说、

棉纺织行业的传说以及印染行业的传说四大

类。

3.1 桑蚕业的神话、传说

长三角地区桑蚕行业的传说主要有《蚕花

公主》、《白马化蚕》、《黄牛化蚕》、《龙蚕》、《蚕

神报冤》、《五色茧》等，笔者查阅相关的资料，

发现《蚕花公主》和《白马化蚕》均源于晋代《搜

神记》中的神话《太古蚕马》。它们的故事情节

没有多大的变化，述说了古代一位孝顺的姑娘

思念身在外地的父亲，向白马许愿如若能将父

亲带回家，她愿意嫁给白马。结果是白马做到

了，父亲回家后，却愤怒地杀死了白马，剥下马

皮晾挂在院中，当姑娘经过马皮时，马皮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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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起姑娘，最终幻化成蚕虫。湖州含山的《蚕花

公主》中姑娘家居然就在含山脚下，父亲则在

二十里外的新市打仗；嘉兴海盐的《白马化蚕》

则将姑娘的父亲改编成外出做生意的商人。可

见这两则神话传说在人物、地点上明显带有了

浓厚的浙江地方色彩。

从神话传说的流传地域上看，《龙蚕》、《蚕

神报冤》、《五色茧》属于长三角地区原创性的

神话传说，这类神话传说表达了古人因果报应

的思想。《龙蚕》和《蚕神报冤》讲述了爱蚕、护

蚕会得到好报，而害蚕、杀蚕则会得到蚕神的

报应。而《五色茧》的神话传说反映了蚕乡百姓

对于暴君们的痛恨和诅咒，希望上天能惩罚他

们的愿望。笔者认为，这类因果报应传说的出

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因果报应的思

想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因果报应虽是佛教的

基本理论，但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存在着类似的

思想，早在佛教未传入中国时就有“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可

见，这种思想在中国有着较深厚的文化土壤。

东汉时，随着佛教开始在中国的流行，因果报

应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被普遍接受。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几乎中国古代的每部话本小说中都

存在着因果报应的劝戒和说教。[10]因此，长三

角地区乃至全中国各个桑蚕区存在着因果报

应的传说也就毫不奇怪。

3.2 丝织行业的神话、传说

长三角地区丝织行业广为流传着《牛郎与

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的神话，这两则神话传

说讲述了美丽善良的仙女与勤劳孝顺男主角

相爱的故事，同时，仙女向人们传授织造的技

艺，最终因人神之恋触犯天规而受到天帝的惩

罚，歌颂了人神之间的悲壮爱情。此外，云锦

和宋锦等著名的织造行业也有相应的神话或

传说。如南京云锦织匠中流传的《仙鹤街的故

事》[11]，主要讲述云锦老织匠张永在云锦娘娘

身边两位仙女的帮助下，惩罚贪婪财主的故

事。又如据说宋锦在清代得以复兴是有人从泰

兴季氏处购得《淳化阁贴》宋裱十帙，揭其上所

裱宋锦二十种，转售给苏州宋锦机业，使早期

失传的宋锦珍品得以恢复重新组织生产。[12]笔

者认为，丝织行业是织造行业中技术要求最高

的行业，因此，就其起源的传说往往归功于仙

女。同时，丝织行业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最重

的一个行业，织匠们往往无力反抗这种压迫，

常常寄希望于神仙惩罚封建统治者来拯救他

们。

3.3 棉纺织业的传说

长三角地区棉纺织业的传说主要是先棉

黄道婆的传说，这些传说主要是在元代《南村

辍耕录》[13]、《梧溪集》以及明代《松江府志》[14]

中记载黄道婆事迹的基础上创作的。由此可

知，黄道婆的故事并没有怪诞神话成份，传说

的成份浓厚一些。黄道婆的传说目前可以搜集

到二十篇左右，主要在上海和海南地区流传。

对于出身家世、姓名的由来和出逃原因，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情节，主要有五种传说。五种传

说中有三种认为黄道婆是童养媳。如 1985年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上海的传说》中有

关黄道婆的传说，《民间文学》1981 年第 3 期

《黄道婆的故事》，197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的《纺织史话》中有关黄道婆的记载。另外

二种传说并没有说明黄道婆是童养媳，海南

《乐东少数民族古籍》第一辑《黄道婆在水南村

的传说》和海南崖县文化馆编印的民歌《崖州

织女———黄道婆》。[15]此外，黄道婆的传说带有

明显的时代色彩。比如，在解放前根本不存在

黄道婆是童养媳这一说法，解放后在批判封建

制度的大环境下才出现黄道婆是童养媳出身

的说法。

3.4 印染行业的传说

长三角地区印染行业的神话传说最流行

的是“梅葛二仙”的传说，其中最流行的版本认

为“梅葛二仙”指前文所述的汉代的梅福和晋

代的葛洪。梅葛二人曾得到过封建统治阶级的

认可———葛洪被西晋王朝封为“伏波将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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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被南宋高宗赐封为“吏隐真人”。对于他们发

明印染技术的事迹必然会得到官方的认可。

此外，在梅葛二仙的众多传说中，有两个

版本是长三角地区原创的。一个是乌镇“宏源

泰染坊”的葛洪说；另一个是长三角地区流传

很广的梅葛说的版本。这两个传说最显著的特

点就是葛梅两人并非前文所述的炼丹修仙的

隐士，而是勤劳善良的平民百姓，由于一个偶

然的事件启发了他们，从而发明了蓝印花布的

印染工艺，因而被尊为印染业的祖师。笔者认

为，长三角地区染织行业起源的原创性传说更

加体现了这一地区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对统

治阶级推崇的那一套染织行业起源说的反讽，

同时也反映了当地市民阶层自我思想意识的

觉醒。

4 长三角地区染织相关的表演艺术

长三角地区染织相关的表演艺术主要是

湖州市德清县的“扫蚕花地”和南京市的“南京

白局”。扫蚕花地是直接对养蚕过程的模拟，并

配以说唱的形式表达蚕农对蚕茧丰收的渴望

和祈祷，带有明显的仪式性。南京白局则产生

于云锦机房，完全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植根

于南京世俗文化的土壤中。目前，扫蚕花地和

南京白局已于 2008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1 扫蚕花地

扫蚕花地是一种地方性的小歌舞表演艺

术，据说起源于清末时期的湖州德清县，曾经

在杭州、嘉兴、湖州、上海等丝绸产地流行过一

段时间。起初，在清明节前后，闭蚕门前，蚕农

请表演扫蚕花地的艺人到家中的堂屋或蚕房

内进行表演。表演者一般为女性，身穿红袄绿

裤，头戴蚕花，发插鹅毛，在简单的小锣、小鼓

的伴奏下，一边说唱着祝福蚕花丰收的蚕花

歌，一边表演着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

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动作。新中国成立

后，扫蚕花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歌舞表演

形式，逐渐脱离了最初仪式性的含义，成为长

三角地区的一种民俗文化。

笔者认为，扫蚕花地与祛蚕祟（据说蚕祟

为蚕的克星，被想象成白虎的模样）的巫术和

傩舞有一定的关系。首先，在科学不太昌明的

古代社会，当蚕农遇到束手无策的蚕虫瘟症

时，只能将其原因归咎于蚕的克星“祟”，而对

付祟的办法只能采用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巫

术，扫蚕花地最初的表演者多为乞丐之流，似

乎能解释这一点；其次，中国古代傩舞非常流

行，傩舞是一种具有驱鬼逐疫、祭祀功能的舞

蹈艺术，一般是舞者头戴面具，手持戈盾，口中

念道“傩傩……”，奔向屋内各处驱鬼驱邪。这

种舞蹈表演形式曾经在中国古代汉人建立的

皇朝的宫廷中非常流行，并作为一种祭祀仪

式。虽然，清代宫廷并不流行傩舞，但在民间有

着广阔的市场。基于以上两点考虑，笔者认为

扫蚕花地可能源于祛除蚕祟的巫术和傩舞。

4.2 南京白局

南京白局是明末在南京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一种以南京方言为说唱词的乡土曲艺，是世

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的派生物。[16]

起初是“南京云锦”织匠们在劳动之余哼唱的

一些小曲、小调，以打发枯燥无味的生活。至清

末时期，白局逐渐走出云锦机坊，发展成为一

种风行街头的大众曲艺演唱艺术，因其表演时

不收费，属于自娱自乐的一种表演，故被称为

“白局”。从表演形式上看，南京白局类似于相

声，少则一至二人，多则三至五人。它与相声的

最大区别是言语形式为南京土话，并配以丰富

的音乐伴奏。当然，由于白局源于云锦织匠，唱

词中有大量反映云锦织匠生活的语句，如“三

更起来摇纬，五点爬进机坑。寒冬不能烘火，炎

夏不能乘凉。整天弯腰驼背，连夜抛梭过管。织

的绫罗锦缎，穿的破衣烂衫。”、“劝君莫要学机

房，机房好比坐班房。”、“一饭一粥没保障，半夜

三更卧冷床，老来无用做和尚。”[17]。这些唱词无

疑是对自身生活境况的一种自嘲，同时也是对

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控诉。如在《机房苦》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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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焦头机’的老板，天天在催生活。”，

“焦头机”指的是那些本小利薄的小机房老板，

整天为了利润而焦头烂额，刻薄织匠，这里形

容得非常诙谐俏皮。

5 结语

中国长三角地区创造过辉煌的染织文化，

并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染织技术

上看，长三角地区的染织技艺源于中原地区，

后来却远远高于中原地区；从染织文化上看，

长三角地区形成的染织文化明显不同于中原

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长三角地区

的染织技艺与

染织文化之间

又存在着一种

良性的互动关

系（图 1）。如图

1所示，长三角

地区的染织技

艺促进染织禁

忌的产生和染织

行业繁荣，繁荣

的染织行业又促进染织风俗的形成和染织神

话传说的流行，当染织业发展成为长三角地区

最重要的行业时，又会衍生出相应的表演艺术

形式。进而其染织行业的禁忌、风俗、传说以及

表演艺术等综合形成长三角地区的独特的染

织文化。同时，由于染织行业在长三角地区人

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染织文化又深深

地融入到该地区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

形成有别于中国其它地区的特殊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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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三角地区染织技艺与染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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